
是生命都有一个生长的过程，有收
获，有舍弃。有些人和世界妥协，焦灼了
内心；有些人和内心妥协，放逐了世界。
窃以为这两种状态都不够好，我们的生
活可以再好一些。就像电影《最爱》里，
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说的那样：“可以更
好一些。”譬如我们为功名利禄忙碌了一
天之后，可以照看一下那些青碧可人的
花草，可以给一只空盆子撒些香菜、白菜
的种子，或者点上几头蒜，插上几个葱
果，然后陪着它们一起发芽、茂叶，让蔫
了的心补充水分，缓缓舒展。

一友问最近怎么样，她这么问我，是
她自己不怎么样了。升迁了，日子却不
如意，离婚净身出户。没有了家，没有了
孩子，什么也没有了，一下子又回到了二
十几岁。只是生活的样子貌似回到从
前，青春却不回来，十多年日子白过了。
挫败和酸涩哪是别人几句轻飘飘的话语
安慰得了的。我实话实说，最近比较舒
展，从容而自在，像一株秋阳里的植物。
不是我取得多少成就，也不是我还文艺
加小资，是生活让我懂得张弛有道，懂得
为稻粱谋的同时不忘保存一点素心。

日日步行上班，不仅强迫自己锻炼
二十分钟，也喜欢沿途的风景。建行宿
舍五楼的户主究竟有什么样的兰心蕙
质？你看，不锈钢托架上红杜鹃、白茶花
开得多明艳啊。每次经过，我都要仰视
好久。高楼之上，喧嚣繁华的商业街，只
要有心，花在哪都能开放。是的，楼下卖
婴儿奶粉的商铺，店员每天在我从门前

经过时，从店里将一盆盆吊兰往外搬。
其实这家店面北，吊兰搬到外面除了透
透气，一点阳光也照不到，可她还是每天
都这么搬来搬去，像呵护婴儿一样呵护
这些吊兰。看着它们在女店员的照料下
转绿、发棵、长高，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世
界有一种爱很纯净、很无声、很舒服。

领导说到快退休的年纪，要找一项
一个人就可以的锻炼方式，比如养花。
领导这么一说吓了我一跳，叱咤风云人
物的梦想原来和我这个平凡小女人的爱
好如此接近。呵呵，生活很斑斓，其实内
核都一样。

我常去花鸟市场，看见中意的花盆就
带只回家，日积月累，家里聚了几十只。
有了盆就想着去找泥土，这得去郊区，多
了提不动，一次只能方便袋拎一些，日子
忙忙碌碌。从不买花种，有时是外地朋友
邮寄，更多的是自己培育、嫁接、分株。

去乡下玩，一朋友办公室有一盆垂
挂的植物，披披洒洒非常漂亮，左看右
看，爱恋不已。朋友说这个很好养，掐个
头回去插了就成。我用报纸裹好放包
里。回来后分成几截往花盆里一安，不
几日，它真回过神来，蓬蓬勃勃长了好大
一盆，自盆沿垂下来。有一盆从高处垂
下，和我身高差不多少。不停分栽，各处

安放，送给朋友。还是朋友告诉我它的
大名：玉竹。虽是草，有竹节的。喜阳，
喜水，喜欢人。电脑上方放的一盆，日日
对视，看着它横生枝蔓，看着它蓬勃葳
蕤，绕过台灯，缠着电脑架，竟垂下一道
绿帘子。我像一只鸟安然在绿色的窝
里，写一篇篇性情文字。

一只菜叶形状的彩釉盆里长吊兰，
喂些淘米水，吊兰一蹿老高。坐在旁边
晒晒冬天的太阳，把玩一块糙石，时光可
以这样度过。

今年的牵牛花长得特别好。收种子
的时候，肉多嫌肥，最后的种子随便撒在
萎了藤叶的花盆里。不曾想，搬进室内
过冬的花盆，暖暖的冬阳里，这些种子会
错了意，开枝散叶，打苞开花，忙得不亦
乐乎。花藤缠上了椅把，小花猫跳上去
不敢调皮，椅子一转可能把藤蔓拉断。

还可以在花盆里撒些芫荽种子。很
喜欢香菜的味道，做个鱼汤、牛肉汤，总
是喜欢放几根，买又不值当。某天看一
茶叶店门口就用花盆长了一盆香菜，纤
细、活泼、养眼。当即决定自己也种一
盆。在一小巷里寻得种子，撒在花盆里，
让它吸饱水分，挪到阳光直射到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再等待。这过程虽
说有点漫长，惊喜却是大大的。一株株
香菜冒出来了，顶着籽壳，绣花针一样
细，绿意盈盈的，向着阳光的方向倾斜，
可爱极了。

我愿意这样和植物一起生长，缓慢
的，新鲜的。

和植物一起生长
□ 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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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腌春咸菜的季节。
小时候，家住在界首镇大运河边的

西堤上。每到初春时，朝东的坡上就会
自然生长出许许多多的野麻菜（类似雪
里蕻的一种植物）。因为家里人口多，
为了能增添一些做菜的品种，等到麻菜
长出菜薹时，母亲就会挑其中嫩些的菜
薹一根一根地掐下来，洗净后切成细丁
状，用盐腌制两三天，然后装入蒲草编
制的蒲包，放在大板凳或大木板上，系
上绳子，用扁担做杠杆，榨尽咸菜的卤
汁后，倒在大澡桶里，再将切成末状的
生姜米子拌进去，有时候还放些叫做莳
萝的香料（莳萝学名小茴香，是传统小
吃界首茶干的必备香料之一），拌匀后

就装进准备好的坛子或玻璃瓶子，这个
过程称之为封坛。等到半个月左右就
可以吃了。家乡人将春季用这种方法
腌制的咸菜叫作春咸菜。家乡还有一
种叫作“大咸菜”的咸菜，腌制就简单多
了。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将有一米多高
的大青菜，晒蔫、洗净后，整棵整棵放入
大水缸里，一层一层地撒上盐，等到咸
菜出卤就能吃了。这种咸菜特别适合
制作梅干菜。

家里自制的春咸菜的特点是鲜和
嫩。当新鲜的嫩蚕豆上市时，用它来做
辅料是最佳搭档。平时炒个鸡蛋、炒个
肉丝或炒个白条虾，配上它，也是味美
绝伦。单独吃也行，早上吃稀饭，它是
最下饭的小菜，若再拌上点麻油就更好
吃了。

从小，我就从母亲手中学会了这门
手艺。由于出来工作得早，几十年了，
每年的春天，我都会自己动手，过高邮
运河二桥，采野麻菜薹子，切成细丁，封
坛装瓶，吃到第二年再腌的时候还有余
货。家里有了它，的确也方便得很，随
随便便就能变出几道可口的小菜，满满
的妈妈的味道。

春咸菜
□ 晏金海

哥哥家门前有条路，向西通向老镇，向东跨过新修的双
金大道，延伸到一片田野里。

每次去哥哥家，我都会到这条小路上走一走。这一次
是应老姑姑之邀，一起来哥哥家小聚。吃完午饭，老姑姑去
看望她的大姐——我的大姑姑。我从哥哥家出来，走到乡
间的小路上。小狗觉出端倪，急速窜出去，伴随左右在田野
里撒欢。

已经是春天了。季节真的很神奇，尽管温度没有明显变
化，但当立春的信息传递出来，万物都会应和时节的变化。
风不再是冬日的冷峭，而是隐藏着春日的轻柔。路两旁的田
野里，麦子已经悄悄地将老绿转换为充满活力的新绿。水泥
路边露出的窄窄的泥地上，有稀稀朗朗的麦苗，还有农民们
随手种下的蔬菜。一些野草野花也见缝插针地长在麦苗和
蔬菜的空隙处。走着走着，我眼前一亮，一簇簇野草上伸出
一朵朵如豌豆大的小兰花，已形成了片。我一直喜欢这种小
野花，它只要开放都是成片成片的，从开放到凋谢有很多
天。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拿出手机一扫：阿拉伯婆婆纳。

我摘下口罩。走在这条路上，无需受口罩羁绊。风是
自由的，空气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什么都不必担心，随
着身体的本能向前走就是了。

一位大姐迎面骑车而来。她的车上有一两件农具，现
在不是农忙时节，她仍然闲不住，大约下田侍弄蔬菜。她笑
嘻嘻地对我说：“小狗好玩呢，跟你脚前脚后的。”等我反应
过来，想报以同样热情的笑容时，她已经骑远了。大概她并
不需要我的回答，也不管搭话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而我久
闭于城市的筒子楼里，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这种毫无防范的
问候了，以至于一下子切换不了僵硬的面部。又向前走一
段，看到一位爷爷在田间忙碌，看到我，他停下手中的活，站
起身微笑着跟我说话。我望向他，黝黑的脸上皱纹如树皮
般深浅纵横，牙齿特别白，腰背呈弧线般弓着，手上抓着一
大棵米葱。因为乍暖还寒，他的鼻子下面流出了清涕。“您
多大了？”“78岁啦。”他憨憨一笑，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

“把葱分根再栽一下。春天到了，分根再栽会长得更好。”他
似乎对我说话，又似乎自言自语。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可以跟迎面而来的陌生人对话，
我可以跟路边的野花对话，我可以跟风对话。其实，我是在
跟大自然说话呢。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 张爱芳

赏赐，旧指地位高的人，把财物给地
位低的人；或长辈把财物给晚辈。

赏，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后假借义引
申为“赏赐”。《说文》曰：“赏，赐有功。”
《荀子·王制》：“无功不赏。”“赐”的基本
语义，亦与“赏”相同，后来“赐”的语义，
更限于皇家专用，变成一个皇权的专有
名词。这当然是朝廷统治者笼络有功之
臣的一种温柔妩媚的手段。皇帝可以给
活着的功臣各种物质的、非物质的赏赐，
还可以给死去的功臣各种精神上的“赐
谥”封号，也是其子孙的无比荣耀。

高邮古代的一些名人曾受到皇帝特
别“赏赐”，留下一些轶事。

赏“器币”。宋元丰八年（1085年）五
月，秦少游37岁考中进士，外放为定海
主簿，后调任蔡州教授。再后经丞相范
纯仁及苏东坡等人着力举荐，得以入京
都翰林院为官，“除（授、拜官职）太学博
士，校正秘书省书籍。”历三年，元祐八年
（1093年）七月，宰相吕大防举荐他为史
院编修，参与编修《神宗实录》。《秦谱》
说：“先生以才品见重于上，日有砚墨器
币之赐。”“赐”的什么宝物？“淄石砚、盘
龙麦光纸、点龙染黄越管笔”，“后三日乃
赐器币。”得到皇帝的这些赏赉，对于一
个文职官员来说，不能不说是无比荣耀
的事。

此外，清王安国（王念孙之父），身为
吏部尚书，六十四岁任上去世，家境极
贫，乾隆皇帝赐白金五百两治丧（《清史
稿·列传·第九十一》）。这也是一种赏
赐。

王安国之孙、王念孙之子王引之，在
嘉庆九年三十九岁时，“充日讲起居注
官”，因讲解并回答重大活动时皇帝的提
问，也受到嘉庆帝的赏赐，它们是：《味余
书室全集》以及茶、绮、笺、扇等物。《味余
书室全集》是嘉庆皇帝的著作全集。那
时能得到一套御赐的当朝皇帝的全集，

可是了不得的荣誉。
赏“学位”。《王念孙先生年谱》说：乾

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乾隆第四次下
江南，南巡至高邮。在大运河的龙舟上，

“先生（指王念孙）以大臣子迎銮献颂册
二月癸巳赏举人。”王念孙的父亲是王安
国，二品大员。所以，王念孙以“大臣之
子”的身份，才有资格到高邮大运河龙舟
上恭迎皇帝的銮驾，并献上迎接皇帝圣
驾的赞美颂词，以及自己平时的诗词习
作。乾隆龙心大悦，就赏赐给他一个“举
人”的身份。“举人”不是什么官职，但它
是一种“身份”，一种“资格”。这一年王
念孙22岁。他的“官龄”是从这一年具
有“举人”身份开始计算的。我国从唐宋
至明清沿袭一种“鹿鸣宴”制度，即由州
府宴请当年新科举人。六十年后，如果
这位举人仍然健在，则由州府送至京师

“重赴鹿鸣宴”。道光五年，王念孙八十
二岁。“是年距先生（王念孙）被乾隆赐举
人之年已周甲矣。例当重与鹿鸣宴。”

“八月顺天府以闻，准送其重赴鹿鸣宴。”
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举人，得以“重赴鹿鸣
宴”，该是何等的荣光。这当归功于他22
岁被乾隆皇帝“赏举人”。

赐“荣耀”。王念孙之子王引之，更
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引之先生年
谱》说：“乾隆六十年（王引之）三十岁，应
顺天乡试以官生中式”（中举人）。“嘉庆
四年三十四岁试礼部中式（中进士）”“殿
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嘉庆八年（王引
之）大考一等第三名擢侍讲，寻充日讲起
居注官。”“侍讲”，又称“侍读”，就是为皇
帝或太子授课讲学，实际上是皇帝、太子

的老师。“嘉庆十三年十二月晋（升为）翰
林院侍讲学士。”“嘉庆二十四年五十四
岁的王引之充会试总裁。”（会试是科举
考试的最高一级考试。会试主考官称总
裁。）“嘉庆二十五年充朝考阅卷大臣。”
（凡新科进士被皇帝接见前，再考试一
次，这种考试叫“朝考”。皇帝特派大臣
阅卷。王引之这时担任的，就是这种等
级的考试的阅卷大臣。）“道光七年（王引
之）六十二岁五月擢工部尚书。七月充
武英殿正总裁，有旨修刊《康熙字典》，凡
校正2588条辑，考证12卷，分条注明，各
附《案语》。”“十一月赐紫禁城骑马。”

紫禁城的东华门、西华门和左阙门、
右阙门外，各有一块大石碑，上面用满
文、汉文和蒙文赫然写有：“官员人等至
此下马”。即使是享有特权的满人，也是
如此，不可僭越。由此看来，这个“赐紫
禁城骑马”，可是一种很高的礼遇，只有
年高德昭的老臣才能享此殊荣。

赐“谥号”。被道光皇帝恩赐准许在
“紫禁城骑马”的王引之，七年后卒，谥号
文简（公）。

王引之的祖父王安国，由他的生前
品级认定，死后乾隆帝赐谥号“文肃
（公）”。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少游，他的
一生，更能反映出皇权赐赏赐罚的绝对
权威。绍圣元年（1094年），秦少游等因
反对权臣章惇篡改新法，被视为旧党、苏
党，惨遭迫害。直到宋徽宗元符三年
（1100），才等到大赦天下的一天。北归
途中，身体极度虚弱的秦少游，伤暑卧于
藤州光华亭，“笑视之而卒。”三十年之
后，到了南宋建炎四年（1130），秦少游等

“苏门四学士”才得以一道被平反，并被
追赐为“直龙图阁大学士”。直龙图阁大
学士，宋代官职，正三品（一说从三品），
是个“加官”。虽说是种虚衔，但也是实
实在在的荣誉。

赏赐
□ 真启梁

我这里要说的小菜一碟是一家餐馆。门脸不大，在繁
华路段各式各样林立的高楼之中一点都不显眼。还真有
点大隐隐于市的感觉。我知道这家餐馆的存在可以追溯
到十几年前，名字没变，地点也没变。业界此消彼长的竞
争好像与它没有任何关系。由此可见，这碟“小菜”并不像
它的门脸一样简单低调。

进门，别有洞天。虽不及大饭店豪华气派，倒也真的
干净整洁，精巧齐全。这一切与老板娘白皙俊秀的模样很
是般配。柔和的灯光犹如她眉眼间的浅笑，不俗且舒适。

民以食为天。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什么样的炒作
也哄瞒不了舌尖上的味道。小菜一碟亦是如此。有些喜
欢可以没有理由，喜欢去一家饭馆吃饭一定是有理由的。
这个理由不掺杂任何主观因素，恰恰只因两个字：好吃。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我喜欢小菜一碟的时令菜。家
常，地道。春天吃薹。家乡水荡多，东风一起，蒌蒿薹子就钻
出湖滩，泛了灰绿。掐一把，嫩得滴水。荤炒、素炒各有滋
味。我喜欢他家的清炒蒌蒿，寸把长的蒌蒿薹子切成段，脆
生生的叫人欢喜。大火过油，斜刀拍一只老蒜头，不过三五
铲。起锅前，再抖落三五根细长的红椒丝，装了盘就是早春
二月。雨水过后吃菜薹。小菜一碟自己家里腌制的咸肉，膘
好，难得的是肥瘦相间。咸肉晒了一冬的暖阳，敛聚了盐与
风的味道，就是等着菜花未黄、薹茎鲜嫩的时候来配它。吃
了这道菜，即便是关着窗户，也能体会到春天到了。

清明前的螺蛳，端午的苋菜。秋天一到，我就会想念
他家的莲藕排骨汤。落雪天，明炉羊汤那叫一个崭！有了
羊肉，怎能没有鱼？此时的鱼一定是腌制过的青混切成
块，肉滚滚，肥耷耷。用腌制过的芥菜（就是野麻菜）与之
同煮。汤汁白如奶，香气自不必说，也无从说。鱼羊兼备，
怎能没有老酒？三五老友且饮且谈，酒正酣，兴更浓。请
客的叫老板再来一瓶酒，再上两个菜也是常事。老板会
说：酒够了，要喝，下次再来。菜也够了，多炒了浪费。在
小菜一碟，就是这么安心自在。

当然，小菜一碟也不是没有所谓的大菜。别人家有的
他家都有。只是以家常为主，以小菜取胜。寻常百姓，哪
能日日击钟鼎食。在小菜一碟，除了品味，更多的只是追
寻时光的味道，感受四季的规律。那些长在乡野的菜蔬守
候着日月的更迭，在漫长的时光与故土中坚守，浸润了光
阴与人情的味道。这些味道在诸如小菜一碟这样地道、有
特色的餐馆里找准了各自的滋味，同时也让许许多多如我
一样的人找到了宣泄与倾诉的出口。所有的情绪就在这
一碟碟小菜中得到了最好的安放。

我现在特别想吃他家的春韭炒鸡蛋。

小菜一碟
□ 濮颖


